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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個不幸的人 
  
 三月的春天不知不覺來到了，翠綠亦悄悄爬上枝頭。他，就如三月的春風，

悄悄地來，也悄悄地離世。他那慈祥的笑容彷彿仍在我的腦海中盤旋不去…… 
  
 我是一位護士，而我口中的他是一位七十多歲的病人。記得第一次與他見面

時，我還是實習護士，他那時正在接受醫生的治療，那刻我很驚訝，因為我在他

臉上找不到一絲驚恐的表情。旁邊的病人早就被嚇得大嚷大叫，只有他總是掛着

一副淡然的臉孔，平靜的、沒有一絲表情的。 
  
 我輾轉從一位資歷較我深的護士口中得知這位老伯伯的故事。 
  
 他叫李審，約七歲時喪父，母親非但沒有找工作養活一家，還將李審和他的

兄妹賣給人口販子。李審還算幸運，輾轉來到香港一戶人家做僕人，生活本來尚

算穩定…… 
  
 護士所知道的只有這麼多。想不到，餘下的故事竟由故事主人翁說出。 
  
 猶記得那天是九月的一天，那天醫院沒有甚麼病人求診，我經過老伯的病

房，忽而聽到一把微弱的聲音。我循聲音來源走去，原來是老伯！我問他：「老

伯，你需要甚麼嗎？」身體虛弱的老伯喘着氣回答：「我沒有事，但……可以給
我一杯水嗎？」 
  
 我連忙倒了一杯水給他，他喝過水後，氣色變得紅潤起來。「謝謝妳啊！妳

真好！」他感謝道。「不用謝！不用謝！照顧病人是護士的職責。」我連忙回答。 
  
 「護士妹妹，妳願意陪我這個老人家聊聊天嗎！」「我……」我看看四週，
就坐下來。 
  
 「該由何時說起好呢？就說我的青年時代吧！在那時的香港，人們只要年滿

十三、四歲就可出來工作，所以我離開了主人的家，在外頭租了一間板間房住下。

在工廠工作期間，我遇上了我的最愛------小娟，很快，我們結婚了。」他說到這
裏，他的眼眶變紅了。 
  
「之後，我和小娟有了第一位孩子，她卻因難產死了！那時候我以為天也塌下

來，想哭卻哭不出來，妳知道這種感覺是怎樣的難受嗎？我曾試過尋死，結果也

沒有實行﹐每當在生死邊緣徘徊時，孩子的哭聲就把我從鬼門關拉出來。」 
  
 我努力工作了二十年！二十年了！終於把孩子養大，他亦娶了妻子，為甚麼

老天爺卻要把他們夫妻奪走呢？我已經七十多歲，反正也不會留在這世界很長時

間，為甚麼不乾脆以我這副老骨頭來抵兩條人命？」說罷，他的眼淚徐徐落下。 
  
 我想不到原來他的微笑背後藏着那麼多悲哀的故事﹐那刻我錯愕了！我悄悄



地關上門，看着他落寞的背影，我怕我會流淚。 
  
 之後，我經常跟他聊天，有時我會談談工作上的趣事，他也會說他以前的工

作趣事，我們彼此都知道他的生命快燃點至盡頭，卻不知道那日會來得這麼快。 
  
 冬去春來，季節更替得快，他亦很快到了生命的盡頭。 
  
 我記得那一天晚上，幾位同事衝到他的病房搶救他，過了不久，我在門外聽

到心跳顯示器發出一聲的長響…… 
  
 那一夜，他走了。他悄悄的，沒有掙扎、沒有不忿，只是靜靜、安祥地離去。

我想他會在另一個世界碰到他的愛人和孩子吧！所以他才不會掙扎，悄悄地去極

樂世界。 
  
 記得徐志摩先生在他的詩中寫道：「悄悄的我走了，正如我悄悄的來；我揮

一揮衣袖，不帶走一片雲彩。」就如他一樣。 
  
 


